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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绪 纷 飞

风 物 记

红豆花鲜滋味长 黄海子

但见槐花向阳开
耕夫

青州赴诗会

初夏青州访贤来，
三贤祠里久徘徊。
满目寻遍诗何在？
但见槐花向阳开。

青州诗会

一
正声大雅续新篇，
唐风宋韵指掌间。
寄语吟坛叱咤手，
寻词应拜李易安。

二
骚坛铿锵别样欢，
传承李杜有渊源。
一卷读来声切切，
夏云春树齐鲁天。

青州第五届诗人节

试问吟旌何处寻？
青州相与共鸣琴。
华文区域同心颂，
大汉衣冠举世钦。
莫讶和弦音促促，
还惊岁月逝骎骎。
绿肥红瘦风光好，
只待归舟系柳阴。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
——寄李易安

站在你的溪亭渡口，
兰舟上，陪你饮杯闲愁。

推窗看你轻移碎步，
低吟一曲月满西楼。
你的藕荷你的鸥鹭，

飞跃千年依然翩飞争渡。

你的青梅你的海棠，
穿过千年依然绿肥红瘦。

你的梧桐你的细雨，
慢数过多少夜阑更漏，

三杯两盏岂能将伤痛饮够。

我的目光轻轻触动，
唯恐惊了你的春梦，
怕千年相思酿成酒，

醉翻长溪载不动的那些浓愁。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
青绿恰在，清照归来
我将《漱玉词》吟诵
千年词宗风华依旧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
醉卧在宋词的芬芳花丛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

乡 村 故 事

包鸾坝的春宴

读 与 思

重庆作家罗涌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蛮王寨》，再度
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我们从《蛮王寨》的娓娓
道来中，领略到了罗涌多年基层生活的内心独白，尤其
是深切地感悟到他在近几年里担任驻村干部的生活实
践与责任担当。他与当地的村民朝夕相处荣辱与共，将
文学的视角真诚地放置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现场，在
山乡巨变的宏大壮阔中寻找到文学创作的富矿。

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蛮王寨》，把位于武陵山区古老川鄂大道上
的一个小村落“蛮王寨”，作为情节的支撑点，并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
杨家祖孙为核心人物，串联起杨家、罗家、向家等几个家族的延绵，巧妙地
将这些年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搭建在一起，找到了一个很给力的交接
点。特别可贵的是，作品里塑造的杨家祖孙两代女性，更是以女人的柔情
似水和坚韧执着影响着一代代“蛮王寨”乡民，描绘出对改变家乡偏僻落
后面貌、早日实现致富愿景的那种气吞山河的壮举。

罗涌从人文色彩和地方特产的推出方面大做文章。在《蛮王寨》中，他
浓墨重彩地以当地极富盛名的“三多桥”“三多面”“三多湖”等风情万种的
地域元素为抓手，用这里人与人之间亘古长存的情感纽带架构故事。在这
些颇有地方人文特点的叙述语境中，不知不觉把读者带入进他处心积虑设
置的艺术场域，让我们在艺术欣赏的同时感受到土家人别样的亲情铺展。

蛮王寨的地理位置十分险峻雄奇。而这里有神秘的巴人崖棺，有漫山
遍野绚丽多姿的李子林。驻村干部林子浩，是一位人类学博士，他担任着
村里的第一书记，围绕着他逐一登场的，则是一个个色彩鲜明的女性形
象。村支书杜鹃苦口婆心地劝慰着村民勤劳致富，远在沿海的深华市三多
集团董事长杨心，在其奶奶杨素的影响下，毅然将集团转型投资的目标放
在了以蛮王寨为中心的三多湖周遭。这几个女人大气恢弘地出场，引领着
当地的罗半山、铁炉子众多的乡民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
智，也感染着林子浩这位人类学博士，使他在乡村振兴中淬炼成长。

三多集团原来的董事长、现今已九十五岁高龄的杨素，回到阔别多年
的故乡蛮王寨，勾起了她对自己身世的无限感怀，和对家族间陈年往事的
回眸。她命运的悲欢离合又牵引出一个个久远的家族争斗场景。小说在
复线推进中款款书写，民风民俗得到点滴呈现。还有在作品后半段对村
支书杜鹃牺牲现场浩气长存的刻画，都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许多的亮色。
正是通过作者这样游刃有余的旁逸斜出，才使得我们今天所读到《蛮王
寨》变得愈加地有滋有味，亦愈加地磅礴生动。

《蛮王寨》独特地域文化特征描摹，当地浓郁风情的流连，讴歌了以杨
素、杨心、杜鹃为代表的女性们那种不畏艰险、改天换地的大无畏精神，也
昭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无往不胜的一种宏阔情怀。假如我们从这
个基点上去感受《蛮王寨》，其“女人如山”的命意，便越来越清晰和凝重。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第五届中华诗人节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青州隆重举办，我应邀代表
重庆诗词学会参加这一年一度的诗词盛会。中华诗词学会号召海内外诗人“努力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让诗词创作反映新时代、记录新时代、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作出贡献”。

一代词宗李清照在青州生活了近20年。这方沃土滋润了她的创作，她的词章使青州名播海内。易
安词精美的结构、巧妙的联想、深沉的情感、审美情趣、家国情怀和生动的语言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
值。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草凑数韵以记壮行。

“女人如山”的情怀写照

周其伦

包鸾坝的春宴是一只大花篮，插在盆地上。桃花、
李花、杏花、梨花、樱花在河堤的四岸田埂小山堡依次
序排着队入席。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着少男少
女一样的天真浪漫，又不失君子风范，丝毫不遮隐，不
忌讳。像花仙子一样，各自在树上嘻嘻哈哈，得意洋
洋，逍遥自在，尽显风流本真。

先是樱花出来与春天见面，羞答答的然后是杏花
嘟着酒靥出来打招呼，随后是梨花带雨出来，看样子有些心事，纷纷扬扬，
洒洒落落；接着是桃花李花一齐出来，擦脂抹粉，艳妆浓抹，像时装模特
儿，大大咧咧，英姿飒爽，按捺不住心情说：“春天好！”而油菜花是出席包
鸾坝春天盛宴最特别的嘉宾，很是讲究梳妆打扮——全身穿着黄金做的
衣服，艳丽昂贵至极，春风一吹就要闪腰，于是选择只在地面上展示风采。

折耳根从田埂上生长出来，密密的、嫩嫩的，散发出别样的清香味儿，只要
采摘一根，就会咀嚼出眼前泥土的芬芳，岁月轮回的艰辛，大地春归的福祉。

鸟儿是欢乐歌唱的使者，盘旋着拍打着翅膀，从不同的方向——弹子台村、
华坪村、亭子垭村、红花坡村，呼朋引伴，你追我赶，叽叽喳喳飞往这里。

蜜蜂是春天宴席的勤劳小哥，也是春天歌咏赛的怂恿者。它向来怜
香惜玉，不曾寂寞，不曾闲过，虽然长得不如这儿的喜鹊漂亮，却自信，一
点儿都不客气，嗡嗡嗡地飞向包鸾坝，飞向乱花丛……

村民们，守望着自家的小院，没有在意院与院、村与村的花开花落，总是
劳作在地里，耕种着……老黄牛在如织的春水田头，哞哞哞地拉犁晃动……

夕阳向晚，烟景弥漫，炊烟袅袅，包鸾河上嘎嘎嘎的麻鸭声在耳畔由
近及远……这是包鸾坝坚守的乡愁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江月

在江津老家，人们一直把成品的豆腐乳称为
“红豆花”。至于豆腐乳为什么叫红豆花，我想应
该是豆腐乳表面裹上了一层鲜红的辣椒面；或者
是鲜红的辣椒面遮住了白色的豆腐乳被摆放在餐
桌上，就有了别样的烟火风景——火辣的红色让
人对日子有了好的希望。

我的老家在李市镇的乡下，乡下农家的女主
人，几乎人人都会做红豆花。因此一到冬腊月农
闲下来的时候，家家都开始做红豆花。

做红豆花的流程是：先把黄豆用石磨碾碎，碾
碎的黄豆用井水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将浸泡后
的碎黄豆颗粒碾磨成豆浆；豆浆磨成，就将豆浆倒
进一口大铁锅里，架火将豆浆烧沸腾；豆浆沸腾
后，就把豆浆舀进早就准备好的过滤豆浆的滤帕
中，将豆浆与掺杂在豆浆里的豆渣分离开来；被分
离出来的豆浆再次入锅，架火烧到八分沸腾的时
候，女主人就将调和好的“胆水”，一点点地倒进豆
浆里不停地搅拌，让胆水与豆浆充分地交融，直到
豆浆在大铁锅里变成一大朵大朵洁白的豆花。

接下来就要将这些豆花，舀进垫上滤帕的大
筲箕沥水，水沥得差不多的时候，将滤帕包裹住豆
花，再在上面压上一块石头或重物。等个对时，直
至将豆花里的大部分水沥出，被压制成块的豆花
就可以取出来，用刀开成两厘米见方的块。这些
被切好的方块被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均匀地码放
进垫有棉絮、谷草，以及分层用的菜叶或者芭蕉叶
的保温的箩筐里。然后将盛满方块豆花的箩筐放
到家里最恒温的角落里，只等豆腐在时间里慢慢
发酵、乳化。豆花在箩筐里发酵至七到十天，翻开
捂住箩筐上面盖住用以保温的棉絮，察看那些方
块的豆花，如果每块豆花上都长出了厚厚的白色
或浅灰褐色的绒毛，那么，红豆花就成了七成。

接下来的工序，则是做成红豆花最关键的一
步——红豆花颜色的鲜淡，滋味的丰盈、长短全靠
这一步的拿捏。人们将备好的白酒、食盐、姜末、
醪糟水、花椒面、红辣椒面几样简单的佐料一字摆
开。然后将长满“毛”的豆花依次在摆好的佐料里
滚动着走一遭。再将这走完了旅程的豆花用晒蔫
了的菜叶子包裹上，放进备好的坛子里密闭。然
后将这密闭好的豆花交给时间，让它在时间里生
长、历练、直至成熟。

乡下各家成熟了的红豆花，虽然用着相同的
工艺，同样的佐料，但它们的滋味，却像乡下人们
的日子，韵味悠长。当打开密闭装有红豆花坛子
的盖，红豆花特有的香味弥漫开来的时候，也正是
乡下最热闹的过年时节。

此时，外出办事的人急急忙忙地忙完事归来，
长年在外打工的也紧赶慢赶地回到家中。过年本
就让人开心，又有了家人团圆的加持，在这要喜庆
有喜庆，要天伦有天伦的时候，自然就少不了顿顿
丰美的餐食。而顿顿这样的餐食，总会让人生
腻。不过每餐最后一道端上桌子的，在小巧别致
的碟子里，一片随红豆花一起发酵后有些深褐色
叶子的上面，品字型摆放着的红豆花，像热烈喧闹
里的一股清音，一下就把人的腻解除了。

过完年，打工的又得远行，鼓鼓的行囊里，一定
少不了一罐满满的红豆花。当红豆花在异乡再次
被端上餐桌，用筷子夹起一小块放进嘴里，远在故
乡的老家就出现在了眼前，她安宁地坐在那里端详
着自己……看着眼前的老家，此刻嘴里的红豆花不
用咀嚼，那味便弥散开来，复杂绵密且悠长。

我寻思着老家的红豆花，它究竟是什么——
是思念么，是乡愁么？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